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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本书卖点
· 作者郭嵩焘身处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而感觉敏锐、思想先进

· 作者学养深厚，博古通今，对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批评，对中外诸多交涉得失的分析，均鞭辟入里，见识超群

· 本书选取广泛，可反映郭嵩焘思想众多面相

◆ 读者定位

1、 史学研究者

2、 历史爱好者

· 作者简介
人物简介 

大变动时代容易产生大思想家。郭嵩焘生活在清代道咸同光之际，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由“天朝帝国”变为列国之一，由闭关自守变为被动开放，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启动工业化进程。郭嵩焘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动的脉搏，走在了时代思想的前列。他努力了解西方，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良善的制度，反对因循守旧。他不畏人言，勇于担当，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，尽力介绍西学西制，呼吁中国走向世界，虽备受攻击而百折不挠，无怨无悔。他学养深厚，博古通今，对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批评，对中外诸多交涉得失的分析，均鞭辟入里，见识超群。 

编者简介 

熊月之，1949年生，江苏淮阴人，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，获硕士学位。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，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，中国史学会副会长。专著有《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》、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、《冯桂芬评传》、《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》等；主编《上海通史》；论文有《论郭嵩焘》（1981）、《郭嵩焘出使述略》（1983）、《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》（1983）等百余篇。 

· 内容简介
本书选取郭嵩焘著作的内容，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：一是他对西方科学技术、学术文化、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了解；二是他力主变法革新、兴利去弊的论述；三是他对诸多中外交涉、政治事件的见解；四是他在学术方面的见解，对同时代人物的品评，以及他的自我评价。全书分日记、奏稿、书信与自叙四部分，日记部分比例较重，希冀能够反映出郭嵩焘思想的众多面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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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余佐卿谈洋务（1879） 

回乡谢绝酬应（1879） 

记乡民保守（187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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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友人论为官之道（1879） 

论湖南风俗民情（1879） 

论丁日昌素质（187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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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参岑毓英不谙事理酿成戕杀英官重案折附上谕 

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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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 

◆ 上架建议

历史

书摘
导言 

他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，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交谊甚深，得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赏识，却仕途坎坷；他曾担任中国第一位出使西方钦差大臣，为求国家富强鞠躬尽瘁，却因先知先觉而不见容于当世；他清廉自守、忠厚耿直、忧国忧民，却不得朝廷赐谥。此人便是晚清著名政治家、外交家和思想家郭嵩焘（1818—1891）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悲剧色彩。他晚年作诗曰： 

世人欲杀定为才，迂拙频遭反噬来。 

学问半通官半显，一生怀抱几曾开？ 郭嵩焘：《戏书小像》，见《郭嵩焘全集•诗集》，卷十五，211页，长沙，岳麓书社，2012。 

此诗可视为其传奇与悲剧一生的写照。先让时光回到1818年，循着他的足迹去解读其传奇而又悲情之一生。 

一、书香门第，广结师友 

郭嵩焘，1818年4月11日出生在湘阴城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，乳名龄儿，学名先杞，后改名嵩焘，字伯琛，号筠仙,亦作云仙、芸仙、筠轩、仁先，因曾居住在湘阴城东玉池山，故别号玉池山农，晚年改为玉池老人，有书屋名养知，学者又称他养知先生。其父家彪，字春坊，性善，精医，为湘阴一儒医。其母张氏，系长沙张鹏振之女，性格文静，克己奉人，善持家。郭氏兄弟三人，仲弟昆焘，叔弟仑焘，皆有名于时。 

郭嵩焘幼时在家跟随父亲粗习句读，11岁从塾师习帖括之学。14岁从学于伯父家瑞，同年湘阴连逢水灾，郭家田租无所出，有时甚至到了忧无米之炊的地步，然郭氏学业未曾中断。1835年就读于仰高书院，与仲弟昆焘同补博士弟子员，步入科举的门槛。1836年，就学于长沙岳麓书院， 1837年中举。至此，郭氏科举生涯都很顺畅，之后的会试则连续四次名落孙山，至1847年第五次会试，才中道光丁未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郭氏秉赋聪慧，又勤学刻苦，所以在20岁之前已在同辈中小有名气，也陆续结识了一些讲求经世致用的才学之士。 

在湘阴仰高书院读书期间，他结识了吴英樾。英樾字子略，亦字西乔，郭氏称他“为文劲悍，锋芒逼人” 郭嵩焘：《诵芬书屋文集序》，见《郭嵩焘诗文集》，100页，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84。。他们相互切磋，互为畏友，学业大进，先后都成为进士。郭嵩焘在湘阴读书期间，还可能已结识左宗植、左宗棠兄弟。左宗植（1804—1872），字仲基，精于天文，曾考订《开元占经》；左宗棠（1812—1885），字季高，曾就读长沙城南书院，师从贺熙龄，不专重制艺帖括，而兼习义理经世之学。由于同乡，加上治学路径相似，郭嵩焘与左氏兄弟结为至交。在《玉池老人自叙》中，郭氏记其与左宗棠“至交三十年，一生为之尽力”，但当他署理广东巡抚时，左氏对其挖苦戏弄，并参劾使之去位，郭氏为此抱憾终生。 

1836年，郭嵩焘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，时任书院山长为欧阳厚均。欧阳重“有体有用之学”，不拘泥于“文艺之末”，治学倾向于经世致用。在岳麓书院就学期间，郭嵩焘结识了几位重要朋友，包括刘蓉、曾国藩、江忠源与罗泽南。刘蓉（1816—1873），湖南湘乡人，热衷治学而非科举，“尤务通知古今因革损益、得失利病，与其风俗及人才所以盛衰，慨然有志于三代，思一用其学术以兴教化” 郭嵩焘：《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》，见《郭嵩焘诗文集》，389页。。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湖南湘乡人，郭嵩焘认为他“穷极程朱性道之蕴，博考名物，熟精礼典”，“平居抗心希古，以美教化、育人才为己任，而尤以知人名天下，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，与其人贤否” 郭嵩焘：《曾文正公墓志铭》，见《郭嵩焘诗文集》，385~386页。。江忠源（1812—1854），湖南新宁人，好读经世书，以名节自砥砺，郭氏与江相识于道光十七年参加乡试时，为同榜举人。罗泽南（1807—1856），湖南湘乡人，曾长期在家乡授徒讲学，其门生多为镇压太平军时名将，郭氏通过结识罗泽南，进而结识了其弟子，扩大了社交面。郭氏曾在《玉池老人自叙》中回忆与刘、曾、江、罗初识云： 

初游岳麓，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，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，归道长沙，与刘孟容旧好，欣然联此，三人僦居公栈，尽数月之欢，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，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。其后与江忠烈公、罗忠节公游从长沙，颇见启迪。此皆二十余年事也，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，薄视人世功名富贵，而求所以自立。数十年出处进退，以及辞受取与，一皆准之以义，未尝稍自贬损，于人世议论毁誉，一无所动于其心。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全集•文集》，卷二十六，777~778页。 

此后，郭与刘、曾等人成莫逆之交。 

五次赴京师会试期间，郭嵩焘又结识了一批师友，其著者当推唐鉴和李鸿章。唐鉴（1778—1861），湖南善化人，为当时理学名家之一，为曾国藩之师，严于修身，平易待人。郭氏在1844年至1845年之间在京师拜见唐鉴，得以结识这位声名鼎鼎的前辈。 郭嵩焘曾在《唐悫慎公〈省身日课〉序》中提及“道光甲辰、乙巳间，谒镜海先生京师”。李鸿章（1823—1901），安徽合肥人，郭嵩焘通过曾国藩与李鸿章结识于1845年在京应会试之时，此后郭李亦成好友。 

这些游历和交游，丰富了郭嵩焘的学识，扩大了他的社会基础，对其往后人生道路起了重要作用。与此同时，郭嵩焘也对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成就镇压太平天国“战功”，从而仕途亨通、名声大显，起了一定作用。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郭嵩焘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。 

二、筹办水师，筹集军饷 

郭嵩焘的官宦生涯起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时，他虽未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同入咸同将相之列，却亦是书生因“军功”起家。1851年，太平军起，1853年，郭嵩焘劝曾国藩办团练以保卫家乡抗击太平军，旋入曾幕，于是年7月率湘勇赴南昌，赴援被太平军围困在南昌的江忠源，也于同年11月以援助江西功，特授翰林院编修。此后四年，他大部分时间在曾国藩幕度过，直到1858年供职翰林院。翌年郭嵩焘入值南书房，旋即奉命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而入僧幕。后因与僧意见不合，郭离僧幕回京并因病乞回籍休假。1861年复入曾国藩幕，1862年授苏松粮道，次年擢两淮盐运使，8月署理广东巡抚，1866年因官僚倾轧被罢官回乡。在曾幕襄助军务和在粤凡三年，郭氏主要与太平军相周旋，筹办水师、筹集军饷以抗击太平军。 

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，郭嵩焘虽不像曾、左、李那样领兵挂帅，驰骋沙场，却也不失为一个重要人物。 

首先，他是创设湘军的策动者。1852年底至1853年初，太平军围长沙，克武昌，攻九江，士气高涨，帆如叠雪，樯若丛芦，蔽江东下，直捣南京。清廷形势危急，急命在籍侍郎曾国藩就地办团练以镇压太平军。曾国藩得旨后，以母丧守制为托，拟请张亮基代奏恳请终制。郭嵩焘赴吊曾国藩母丧，闻知曾已具疏力辞朝廷之命后，力劝曾国藩出山，说以“公素具澄清之抱，今不乘时自效，如君王何？且墨绖从戎，古制也” 郭廷以：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，83页，台湾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，1971。。并以保护桑梓为辞，请曾父出面劝子，终于说服曾国藩赴省帮办团练。曾国藩由此以办湘勇、创湘军起家，并成就“中兴名臣”之功业。 

其次，他是湘军的重要谋士。从1853年至1857年，郭嵩焘大部分时间在曾国藩幕中度过，是曾国藩倚重的人物，湘军的营制编定，重大战略决策，他均参与其中，其最重要的建议是倡议筹办水师。 

郭嵩焘在赴南昌援江忠源，捕获太平军俘虏审问时，得知太平军号称船只十余万，官兵皆舟居，出没无常，进退迅捷，清军苦无水师战舰，哨探难进，防守无凭，屡战屡败。因此，他向江忠源建议“非急治水师，不足以应敌”。江恍然大悟，大为激赏，嘱郭氏代拟《请置战舰练水师疏》。郭详细呈述制战船、购洋炮、治水师的重要意义，提出方案呈请朝廷“宜饬四川、湖北、湖南各督抚制备战船百余只，一以广东拖罟为式，每船计可载兵五十名；饬广东督抚购备夷炮五百斤、三百斤者合千余尊，以奉到饬旨之日起，克期三月，一例齐备，陆续放至武昌，以备调遣”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奏稿》，2页，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83。。除此之外，呈请调集闽、浙、粤等处水师营兵，参与镇压太平军。清廷对此疏十分重视，即命各地照办。曾国藩也以筹备水师为己任。郭氏制战舰、购洋炮、治水师的意见，具有扭转清军与太平军局势的全局性意义，太平军从此失去了水上优势，而清军的水上劣势则得以弥补。 

再次，他是湘军筹饷的关键人物。湘军初创时，兵饷无着，经费拮据，郭嵩焘以筹饷为己任，首先提出“劝捐”，继而提出“厘捐”和“盐捐”，为筹集军饷四处奔走。他到益阳、宁乡等处，劝捐筹饷，不到一月便得银十余万两。另外，他在苏松粮道、广东巡抚任上，大力整顿厘务，派捐劝输，继续解决湘军及其他清军的军饷问题。虽说曾国藩曾发布著名的《讨粤匪檄》，声称湘军不仅是为保卫大清而战，更是为保卫名教而战，使“凡读书识字者，又乌可袖手安坐，不思一为之所也” 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•文集》，232页，北京，西苑出版社，2010。，在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具有号召力，但是，郭氏在派捐劝输过程中，操之过急，譬如广东原来每年收抽厘捐只得70万两，郭到任后，剧增到140万两，搜刮过甚，难免使当地士绅心生反感，他们特编一幅对联讥讽他与时任两广总督的毛鸿宾： 

人肉吃完，唯有虎豹犬羊之廓（郭嵩焘）； 

地皮刮尽，但余涧溪沼沚之毛（毛鸿宾）。 赵烈文：《能静居士日记》，见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，第3册，414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3。 

激烈的骂声，正道出郭嵩焘筹饷的卖力和效率，使得清军有饷得解燃眉之急，郭氏也因此受到清廷的赞扬。 

最后，他还亲自带兵镇压太平军。除前文提及的郭嵩焘于1853年7月，与罗泽南等人率湘军1 400多人出长沙，赴南昌解江忠源被困之围外，郭氏在任广东巡抚期间，也曾参与镇压太平军。1865年，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因天京失守，转战闽、粤边境，并购买一批船只炮械，准备渡海袭取台湾。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，飞檄沿海军队加强防守，搜获了汪海洋购买的炮械，并调集重兵，约同左宗棠所督清军合围，终于在1866年全歼太平军汪海洋余部。郭氏因此获清廷赐“二品顶戴”。另外，郭氏还曾捕获太平天国森王侯管胜。侯某原守镇江，兵败后，挟其资财，由上海潜入香港，边做生意，边运军火以接济太平军余部，在香港被人认出，密报于郭，郭假香港当局之手，捕获了侯管胜。候被解到广州，直立不跪，郭嵩焘将其“绑赴市曹，凌迟处死” 郭嵩焘：《郭侍郎奏疏》，卷六，49~51页，载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，第16辑，台北，文海出版社，1968。。 

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，郭嵩焘自始至终都起了关键作用。郭嵩焘、刘蓉二人在曾国藩幕襄助军务，始终不领薪水，不求保举，郭廷以有郭、刘“两人风义及与国藩情谊，洵非常人可及” 郭廷以：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，108页。之论断。时人有论：“发逆之平，始于湘乡相国（曾国藩），而终于左文襄（左宗棠），实公（郭嵩焘）始之终之也。” 洗宝干：《记平发逆汪海洋事》，见《玉池老人自叙》前附，17页，载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，第11辑，台北，文海出版社，1966。这道出了郭嵩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地位。 

三、深究洋务，出使西方 

郭嵩焘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。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以“天朝大国”自居，到正确认识中西关系的过程。1840年，郭嵩焘二次会试报罢，在京护持曾国藩病，待曾大病初愈，旋即于是年九月应新授浙江学政罗文俊聘，出京赴浙。这一年，恰是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年，郭嵩焘对东南沿海的战乱了然于心，他于此时赴浙充当幕僚，无疑有参加抗英斗争的思想准备，有《出都杂感》诗为证： 

碣石盘陀突骑横，高秋海上耀绥旌。 

似闻使者持金节，早见司农计水衡。 

万里岛夷浮水至，一星参伐傍霄明。 

旅獒不入王都贡，坐见烟尘四海清。 

高城断角晓来喧，藐是流离不复论。 

枚叔只应思茂苑，张骞翻见出河源。 

防秋士马西风惨，横海蛟鼍白昼昏。 

磨盾从戎真自许，好谈形势向鲛门。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诗文集》，576页。 

此诗显示了青年郭嵩焘投笔从戎、抵御外侮的爱国热忱，也表露出此时他还未了解西方情形，在中外关系上未脱离一般士大夫认为无需西方奇技淫巧的窠臼。但亲历战争前线，目睹英法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，郭嵩焘认识到了解西方情形的重要性。 

1855年，郭嵩焘为筹措军饷而赴江南，游历江浙沪，其中外关系观也渐而发生变化。特别是上海之行，他游览了上海租界和墨海书馆等地，目睹“夷情”之井然有序，颇“震诧之” 曾国藩：《曾文正公书札》，卷六，21页，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。曾国藩致书左宗棠提及：“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，颇张大英夷，筠仙归自上海，亦震诧之。”。他逐渐认识到经理洋务“循理”之重要性，日后在僧格林沁幕期间极力对外主和，并认为与洋人交涉应注重信义。在广东巡抚任上，他也陆续办理一些与洋务相关的事件，譬如与荷兰公使交换条约等。由于他的主张不被社会认同，以及官场排挤倾轧，郭嵩焘在交卸广东巡抚一职后，闲置家居达8年之久，读书著述，掌教城南书院。 

当清廷重新启用郭嵩焘时，等待他的却是因1875年马嘉理案而赴英国赔礼道歉的不光彩使命。1875年，他奉命出使英国，后来被明定为出使英国大臣，兼任出使法国大臣。这使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常驻西方的钦差，开创了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篇章。 

郭氏出使，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开创性意义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： 

其一，郭的出使开创了近代中国向外国派常驻公使之先例。古代中国以中央大国自居，认为四方皆蛮夷之地，历来只有外邦纳贡称臣，而无向外派常驻公使。至晚清时，在郭嵩焘之前，中国也曾派出几个使团赴欧美：1866年，派遣斌椿等随赫德游历欧洲，可称为中国官方派到国外观光学习的第一个使团；1866年底，志刚、孙家谷随美国人蒲安臣出访美、英、俄等11国，向有约国家递交国书，谈判修约事宜，与美国签订《蒲安臣条约》，可称为中国派往外国递交国书、签订条约的第一个使团；1870年，因天津教案，崇厚等专赴法国赔礼道歉，可称为中国派往外国赔礼道歉的第一个使团。这些使团，任务虽有所不同，却都是临时性专使，并非常驻。从郭嵩焘开始，中国才有了正式的驻外公使。 

其二，郭嵩焘使英，奠定了中国的出使制度。继郭氏之后，中国又陆续派陈兰彬使美，何如璋使日，刘锡鸿使德，崇厚使俄，驻外使馆次第成立，中国外交呈现一片新景象。与此相适应，使馆人员配备、经费开销、出使人员薪俸等，都制定章程，形成制度。斌椿出游、志刚等出访之时，因事属临时，未有定制，所带人员无定额，所需经费亦无法核定，均由总税务司赫德先从关税中垫支，用后报销。自郭出使，总理衙门特奏定出使章程，规定出使期限为三年，经费由关税拨发，出使人员有出使大臣一员、副使一员（后从国际通例取消）、参赞二员、随员若干，出使人员的品级、薪俸亦有具体规定。为了收发、管理出使人员的信件，清廷还在上海专设文报局。 

郭嵩焘出使英、法首尾共两年，主要办理了以下几起外交事件： 

第一，奏请设立领事馆。1877年，郭嵩焘奏请在新加坡等华侨较多的地方设立领事，列举华侨备受外国欺侮而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惨状。1878年，清政府采纳郭的提议，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个驻外领事馆，委派广东人胡璇泽为领事，此后，中国又陆续在旧金山、横滨等地设立了领事馆。领事馆的设立，可以解决华侨在外相关问题。 

第二，交涉英国太古洋行轮船撞沉江西盐船案。1875年11月，英国太古洋行轮船“敦信”号，在江西彭泽狮子山撞碎华商周复顺等所雇盐船，致使盐船沉没，并溺水手二名。经上海英国按察司衙门审断，令太古洋行赔银一万两，英商不服，声言回国上诉，却拖延两年之久，未见回音，亦未付偿款。周复顺等禀求郭嵩焘协助查询。经郭嵩焘与英国外交部交涉，最后按照原定数额赔偿，此案于1877年底遂告了结。 

第三，交涉太古洋行趸船移泊事件。此事起因于英国太古洋行趸船停泊在镇江英租界对面江面上，影响江流，冲坍江岸，镇江关道要求移泊趸船以便查清坍岸原因，经总理衙门与英使威妥玛多次交涉，均告失败。总理衙门将此事派郭与英政府交涉，郭于1877年6月照会英外交部，经他多次亲至英外交部反复辩论，甚至与威妥玛争吵，并查阅西方国家有关船坞的条例，询问英律师和精通江河之道的营造司，了解西方处理此类事件的情况，终于以理责问英国外交部，使其理亏，被迫饬太古洋行趸船移泊。 

第四，交涉厦门怡记行商人枪杀渔民案。1876年，怡记行雇员安托鸟在福建莆田无故杀害厦门渔民。安氏原籍南美洲，案发后逃匿，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华公使，要求怡记行交出凶手，英使以安氏不是英国人而置之不理，事逾两年无结果。总理衙门将此案交郭嵩焘办理，郭于1874年多次照会英国外交部，要求调查此案，并列举英国在中国的诸多不平等之行，揭露了英国领事欺压虐待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。郭指出，像厦门枪毙渔民一案，按照西例应由中国自行审讯，但因凶手系英国商行雇员，中国不能自讯，而领事官又以凶手非英国人，一再推脱，则无论关系多少中国人命，皆不能有讯办之一日，难道中国人就应该任人欺凌？ 参见郭廷以：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，695~698页。1878年10月，郭嵩焘经过据理力争，虽未惩办凶手，却终于为死者争得抚恤银，了结此案。 

第五，交涉华工免税案。1878年7月，英国殖民地加拿大维多利亚埠向华侨征税每人每年40元。华侨无力承受，联名向驻美使馆求助。驻美公使陈兰彬以加拿大属英殖民地，将此案移交给郭嵩焘。郭照会英外交部，据情以告，要求免征华侨税银。是年11月，英外交部照复郭嵩焘，已转咨理藩部核办。 

参见郭廷以：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，710页。 

第六,交涉英船华工案。1878年7月21日，英国商船“拉多丽号”7名闽粤华工受英国船主欺凌，不堪忍受，欲辞职而去。船主不允，克扣薪水。华工向驻英使馆呈诉求救。郭获悉后，派人至该船查询，并与英国政府交涉，经英国政府出面，该案得以妥善解决，华工获准辞职，所克扣薪水也如数发还。 

郭嵩焘在出使英、法期间，经常参观考察议院、工厂、学校、博物馆等地，接待、访问学者和各界名流。他通过自身对西方政教、风俗、学术、商情的考察，不断将自己对改革中国落后现状的见解发回中国。他提醒李鸿章注意学习西方教育、冶矿、铁路、电报等创制；奏请朝廷严禁鸦片；呈请朝廷纂辑通商则例，以免在中外交涉事务中无例可依而吃亏；请求朝廷派人参加万国刑法公会，参与国际事务。使西期间，郭嵩焘兢兢业业，作为从落后挨打又虚骄自大的中国走出去的第一位公使，他遇事循国际公例，据理力争，尽可能捍卫国家主权，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。因此，郭氏深受英国人民的赞誉，西报也多次刊登赞赏他的报道。在他卸任归国前夕，伦敦、巴黎两都人士，颇为依依不舍，称其不愧“国使”两字。 

四、矛盾与挫折：世人之攻击 

虽然西人对清廷派出的第一任公使郭嵩焘赞誉有加，但国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。因为出使西洋，以及对西方有不同于当时传统士大夫的认识，郭嵩焘多次受到国内时论攻击。 

第一次，因接受出使之命。虽然中英、中法《天津条约》有两国互派公使的条文，但只见外使进，不见中使出。究其原因，除经费、人才等问题外，最重要的是人心问题。当时许多士大夫仍严守夷夏之防，视西方各国为蛮夷之地，把与洋人打交道视为奇耻大辱。当清廷任命郭嵩焘为出使大臣后，很多朋友劝他推卸此事，保全名声，郭认为出使西方任重道远，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理当为国效劳，答曰“数万里程途，避而不任，更有艰巨，谁与任之！”但是，并不是所有士大夫都有他那样的见识，讥笑辱骂声接踵而至，同僚视之为汉奸，甚至于连同乡都不愿承认他的湖南人身份。更有惜其才者，李慈铭叹曰：“郭侍郎文章学问，世之凤麟，此次出山，真为可惜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不能不为之叹息也。” 郭廷以：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，526页。郭嵩焘对出使西洋会导致晚节不保，知之甚明，感叹自己以老病之身，奔走七万里，京师士大夫与乡里父老，“相与痛诋之，使不复以人数”。更有甚者还特地编对联加以讽刺： 

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不容于尧舜之世； 

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！ 王闿运：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5册，6页,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97。 

认为郭嵩焘见识不同常人已属不该，与洋人周旋更是悖逆伦理。这一方面显示了当时天朝大国的观念在士大夫中仍占统治地位，另一方面也说明此种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，已有人开始向这个传统观念挑战了。 

第二次，因弹劾岑毓英。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国大臣之后，英国要求清政府俟马嘉理案办妥之后，再赴英道歉，使得出使延期。郭被任命为署兵部侍郎，在总理衙门行走，办理对外交涉事，他上奏折参劾云南巡抚岑毓英，指控他在马嘉理案中负有重责，应“交部严加议处，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” 郭嵩焘：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》，见《郭侍郎奏疏》，卷十二。。他援引《周礼》，提出今日西洋各国并非蛮夷之地，应以国家、宾客之道待之，认为朝廷如果主动处理岑毓英，可以取得外交上的主动，可使英人无可乘之机，不然，在洋人威逼胁迫之下再来处理，只会失利更多。诚然，郭对马嘉理一案有比较清晰的分析，要求处治岑毓英个人，争取外交上的主动，免使国家遭受丧权辱国之害。只是，蓄谋已久的英政府也不会因清廷处理岑毓英而善罢甘休，放过马嘉理案这一攫取更多利权的机会。 

当然，传统士大夫不能容忍郭嵩焘援引《周礼》，以礼对待西洋人，也不能容忍一个天朝上国的守疆大员因杀死几个洋人而遭受责罚。郭的参折一出，舆论哗然，“汉奸”、“贰臣”之骂名更是铺天盖地。甚至连他的老乡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也对此举甚为不满，认为他参劾岑毓英，循英使之意，“内外均不以为然”，这一举动使他没有面目归湖南，亦无以对天下后世。参见刘坤一：《复左中堂》，见《刘坤一遗集•书牍》，卷六，1802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。此事一出，湖南人的确视郭为败类，把一些与其无关的坏事也推到他的头上。郭呈上参劾折之后数月，湖南举行乡试，有谣言外国传教士来湘传教，当时湖南尚无通商口岸，洋人足迹稀少，考生得知此谣言后，径直把此事归罪于郭，恶言相向，并扬言放火烧屋。他的门楣上也被人贴上“天主教大教士郭寓”的标语。湖南巡抚王文韶不敢触犯众怒，最终此事不了了之。 

第三次，因撰写《使西纪程》。《使西纪程》是郭嵩焘从上海赴伦敦途中51天的日记。总理衙门曾奏请饬令出使大臣将沿途所见所闻之各国风俗、政教、军备、经济等情况，详细记录，以备咨送国内。郭抵达英国后，将旅途日记整理寄回国内，希望能助国人打开眼界。此书在同文馆出版之后，引起轩然大波。书中如实记录郭对西方文明之赞扬和对中国虚骄自负的批评，此等逆耳忠言，难以被士大夫接受。协办大学士、军机大臣李鸿藻“大为不平，逢人诋毁”。编修何金寿更是据此奏劾郭嵩焘，说其“有贰心于英国，欲中国臣事之” 

王闿运：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6册，25页。。清廷随即诏命立即销毁《使西纪程》字版，禁止印行。1891年，郭嵩焘死后，李鸿章奏请朝廷赐谥，却因郭“出使外洋，所著书籍，颇滋物议”之由，被断然驳回。 

第四次，为副使刘锡鸿之攻讦。郭嵩焘与刘结识于署理广东巡抚之时，认为刘是一人才，评价刘虽“过刚无礼”，但“亢直无私” 

郭嵩焘：《郭嵩焘日记》，卷二，310页。。因此，他曾向朝廷保荐过刘锡鸿。两人偕同出使之后，刘抓住郭与洋人交往的几件小事与郭争执，说郭沾染夷狄习气，丢尽天朝颜面。起初，郭对刘表示谅解，把刘的无礼视为性格问题，认为刘锡鸿“直性，又兼怀牢骚抑郁之心，亦无怪其然也”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日记》，卷三，166页。。然而，刘锡鸿得知郭的《使西纪程》被何金寿奏请毁版之后，对郭的攻击也更为加剧，曾特地向清廷奏发郭的“十大罪”。一、奏折列衔，副使上不加“钦差”二字，为蔑视谕旨；二、游甲敦炮台，披洋衣；三、据日记中“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”，谓意欲改变国旗颜色；四、见巴西国王，擅自起立致敬；五、遵从洋人风俗，效仿洋人持伞不持扇、不识洋字亦捧戏单、改用银盘银罐盛糖酪奉客等，不以忘本为耻相；六、“以中国况印度，日为洋人言之”；七、擅改国家礼制，效洋人尚右；八、无故与威妥玛争辩启衅；九、抱怨朝廷，对自身仕途遭遇“心怀怏怏”，“言之切齿深恨”； 十、锐意学习外语，并令其如夫人梁氏一起学，以妇女四出应酬，坏乱风俗，有损中国闺教。 

参见郭嵩焘：《郭嵩焘日记》，卷三，692~693页。郭刘矛盾，表面上似乎是个人意气之争和性格不合，实则反映了当时中国革新和守旧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。 

世人对郭嵩焘的四次攻击，内容不一，反映出来的问题却相同，即如何看待当时的西洋和中国。完成工业革命步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英法诸国，遇上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，一个穷兵黩武、大举侵略，一个腐败无能、受尽欺侮。在此种社会现状面前，郭嵩焘认为英法诸国政教修明，不是未开化的夷狄，中国实现富国强兵应面对现实，在反对侵略的同时，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，讲求应付之方，扫除虚骄之气，这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要求。守旧士大夫之攻击，除了反映他们坚守天朝大国之迂腐观念，固守成规，自欺欺人之外，更从反面证明变革这样的社会阻力重重和郭嵩焘的见识难能可贵。 

五、赋闲家中：倡导洋务，讲求人心风俗 

1879年，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任出使英、法大臣，郭自英、法归国，抵上海，返长沙，决心引退，以著书讲学度过晚年。郭于1891年7月病逝于长沙，葬于湘阴县东七十里老冲坡之飘峰，留有《养知书屋遗集》、《使西纪程》、《罪言存略》、《玉池老人自叙》、《郭嵩焘日记》等20余种著作。 

郭嵩焘赋闲家居期间，并非不问世事，而是讲学于思贤讲舍、创立禁烟公社，讲求人心风俗，继续倡导洋务，自谓“不可不谈洋务”，“欲使人稍知其节要，以保国有余”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日记》，卷三，860~861页。。他赋闲12年期间，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： 

其一，为俄法事建言献策。1880年，郭嵩焘与曾国荃等致书论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之失，并向朝廷奏陈俄约补救之方：一、左宗棠“讲求地理之学，经营西域，已逾十年，形胜险要，悉能详知” 郭嵩焘：《俄人构患已深遵议补救之方折》，见《郭嵩焘奏稿》，393~394页。，收还伊犁由左宗棠核议；二、“遣使议还伊犁当径赴伊犁会办”；三、议驳《伊犁条约》，暂听从俄人驻扎，万不能急速收回；四、因英法与俄素有矛盾，“驻扎英、法两国公使，不宜遣使俄国”；五、定议崇厚罪名当循万国公法行之；六、“宜斟酌理势之平，求所以自处，而无急言用兵”。1884年中法开战之前，郭又与友人论法越事，并上书清廷，认为法扰越南事宜循理处置，通商云南，一针见血地指出“就安南事势言之，当有救援弹压之师，不当有防堵之师，明知非利害所系故也。若论云南通商，事势所争，尤在议论，决不在于用兵” 郭嵩焘：《法扰越南宜循理处置折》，见《郭嵩焘奏稿》，400页。。 

其二，创立禁烟公社，讲求人心风俗。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期间，发现英国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士绅成立“禁烟会”，以在中国行鸦片贸易为耻，并主动与其联系，希望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。郭嵩焘多次奏请禁止鸦片烟，指出“其地（英国）士绅会议，犹谓烟土贻害中国，引以为咎，倡言禁止。中国人民肆行吸食，略无悔悟，其势非严督抚以督率州县，不能望有转旋”。但因官场腐败，而且鸦片贸易涉及英国巨额商业利益，郭的建议虽得到朝廷的肯定，却并未实行。归国后，郭嵩焘便在湖南设立禁烟公社，倡导人心风俗，以期从自身及周围亲友做起，渐行渐远，以至对国家有所裨益。1880年，他与朱昌琳等人议设禁烟公约，每年会集四次，并认为当稍储公费。“黄子寿固持异论。于是定吾与宇恬、力臣、子寿各醵钱三十缗为之基，交由宇恬（朱昌琳）经理。”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日记》，卷三，925页。他刊刻《禁烟公社条规》广为散发，指出“自鸦片烟流毒中国以来，人心风俗，日益败坏，不复可问”，申明禁烟公会的宗旨，“重在人心风俗”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日记》，卷四，23页。。 

郭嵩焘深感世风“嚣”、“猾”、“无理”之不良，提出重兴质朴、实在等传统美德和风气的重要性。他指出山西和陕西商贾，较之其他省份商贾，胜在人心风俗：“山、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、浙，其榷算不能及江西、湖广，而世守商贾之业，惟其性朴而心实也。性不朴则浮伪百出，心不实则侵盗滋多。浮伪侵盗盈于天下，朋友不相顾，父子兄弟不相保，而欲以揽天下之计，权四方之利，谁可与持久者？”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诗文集》，553页。在商业初兴的时代，良好的“人心风俗”，还有助于形成好的商业道德，以盈持久之利。 

六、特立独行：悲剧性的思想先驱 

郭嵩焘过人的世界眼光，是由他敏锐的思想决定的，他的悲剧也源于其敏锐的思想和过人的见识。这是他生不逢时的不幸，也是那个时代的不幸。郭与一般洋务派的思想不完全一样，是晚清为数不多的清廉节俭、特立独行的思想家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 

第一，批评单学西方坚船利炮的军事方面，提倡全面学习。1877年，郭嵩焘在英国致书李鸿章，批评他办洋务只重视西方军事，不注重其他方面的学习。郭认为“盖兵者末也，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”，即西方的富强，军事不是“本”而是“末”，更重要的是教育、冶矿、采煤、铁路、电报等诸多方面。郭嵩焘并不是反对学习军事，而是从国家富强的轻重缓急出发，认为军事力量与其他诸多方面密不可分，中国的现状腐败不堪，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发展，单单学习军事方面，会造成学不能致用，无法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。 

郭嵩焘的这一思想，早在出国以前就形成了。出国之后，他多次与日本驻英公使交谈，对比中日两国学习西方的方式——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派人到英国学习，内容不拘一格，法律、电报、铁路等各种技艺都有涉及，学习兵法所占的比重甚少，而中国派往西方的学生，则主要研习西方兵法——认为中国应当像日本那样，注重各种技艺的学习，而不仅仅局限于兵法。然而，李鸿章并未采纳郭的建议，仍按原计划重点在学兵法。事实证明郭的见识是正确的，李鸿章在日后也接受了不少他的意见。 

第二，批评官督商办，主张商民自办。早在1875年，郭嵩焘就认为官督商办，费繁利少，尤其挫伤商民积极性，提出“天地自然之利，百姓皆能经营，不必官为督率。若径由官开采，则将强夺民业，烦扰百端，百姓岂能顺从？” 郭嵩焘：《与友人论仿行西法》，见《养知书屋文集》，卷十三，载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，第16辑。郭认为铁路最好也像西方那样，由商民自行办理，后来他考察到中国与西方国情有别，赞同李鸿章自行修筑津沽铁路，起示范作用，使朝野上下均得以渐识铁路之便，进而扩大修筑范围。郭的这些见解颇有见地，历史证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有很多弊端，经营、管理、财政等都掌握在官员手中，所需费用出自府库，所得利润则任意侵吞，商人投资往往不获利，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，因此，他提出应以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。可以说，在中国近代史上，郭嵩焘是最早对民用工业官督商办政策提出批评的人。 

第三，认为政教为本、工商为末，要求学习西方政治制度。1875年，郭嵩焘在《条议海防事宜》中说：“西洋立国，有本有末，其本在朝廷政教，其末在商贾，造船制器，相辅以益其强，又末中之一节也。故欲先通商贾之气，以立循用西法之基，所谓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。” 郭嵩焘：《条议海防事宜》，见《郭嵩焘奏稿》，345页。1890年在致书李鸿章时，他对比中西政治制度指出：泰西之国，大事“皆百姓任之，而取裁于议政院，其国家与其人民，交相维系，并力一心，以利为程”；中国则官民之间隔阂太甚，“无其本而言富强，只益其侵耗而已” 郭嵩焘：《致李傅相》，见《养知书屋文集》，卷十一，载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，第16辑。。 

综而言之，郭嵩焘的“本末论”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他所说的“本”，主要指国家的政治制度，军事、边防、机器制造等皆为“末”；另一方面，他认为“立国之本”，关键在于设议院，通民情，君民上下一心，不学习西方之“本”，只效仿其“末”，只会空耗精力和财物。批评洋务新政只效仿西方之末，而不务其本，要求改革政治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，是早期改良派思想的主要内容。可以说，郭嵩焘是早期改良派的先驱。梁启超曾把郭与魏源等人并称为中国讲求西学的先驱，认为郭是洋务运动时期“最能了解西学”之人。 

第四，清廉俭朴，不畏人言。郭嵩焘从政多年，任过不少肥缺，却以清廉著称，他在曾国藩幕府帮办湘军时，与曾享有同等薪水、另外支用不限的待遇，但郭筹饷四处奔波，他与刘蓉两人在曾幕多年，未曾支用一钱，亦不求曾保举。出使英、法期间，除了薪水和房租两项之外，其他费用，均自掏腰包。他曾说：“廉者，君子所以自责，不宜以责人；惠者，君子所以自尽，不宜以望于人。” 郭嵩焘：《玉池老人自叙》，见《郭嵩焘全集•文集》，卷二十六，771页。郭认为，国家之坏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吏治腐败、风俗败坏，他以清廉自勉，讲求人心风俗，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为挽救世风献上绵薄之力。 

晚清士大夫中，有识之士不在少数，但多顾虑名声而不敢直言，像郭嵩焘这样既有见识，又不畏人言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，微乎其微。郭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不为求保全自身而迎合统治者。他一生当中主要有两件最为重要的政事：一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，一为出使西方。这两件政事，无论在当时，还是在今世，都使他毁誉参半：当时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有功，以出使西方为有罪；今世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有罪，以出使西方为有功。然而，以郭自身的立场而言，他并不觉得这两件事相互矛盾：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，出于维护名教、忠于朝廷、报效国家的目的；出使西方，同样是出于忠于朝廷、报效国家的目的。 

郭嵩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，在于他有勇猛无畏的担当精神，毅然冲破习俗阻碍，第一个出使西方，直言不讳地批判虚骄守旧的思想。出使西方，正确认识中西关系，使他在当时声名狼藉，他却泰然处之，不畏人言。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表示：“生世不过百年，百年以后，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，功名无显于时，道德无闻于身，谁复能举其名姓者？区区一时之毁誉，其犹飘风，须臾变灭，良亦无足计耳。” 郭嵩焘：《致沈幼丹制军》，见《养知书屋文集》，卷十一，载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，第16辑。他也曾自谓“流传万代千龄后，定识人间有此人” 郭嵩焘：《玉池老人自叙》，扉页，载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，第11辑。。百年以后，他的名字确实被世人广为传诵，他的日记和各种著作被整理出版，他的思想价值被众多学者研究和肯定，他的识深见远的先行者、思想家的形象日益高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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